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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3 年 1 月，秦蕴珊题字于青岛汇
泉弯畔，“科学与艺术 在山下分手 在山上
会合”。

②2006 年，秦蕴珊与陈丽容，青岛中山
公园，樱花树下。

③1994 年，与博士们在一起。（前排自
左向右：陈丽容、秦蕴珊、翟世奎、石学法；
后排自左向右：姚德、阎军）

我的恩师———秦蕴珊院士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离世，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浮现，他
的谆谆教诲时常在耳边回荡。

恩师是中国海洋地质学调查研究的开拓者
之一，为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那是在 1982 年的春季, 我来到了
老师身边，在他的指导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
学位。记得首次师生见面，他便给了我一个慈父
般的印象。相处不久, 我便发现老师是一位德高
望重、学术造诣颇深的好导师。他不仅教授我专
业知识, 还教我怎样做对祖国有用的人。恩师严
以修身，一生秉承“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价值
理念。在海洋地质学领域，不断地探索求真、勇
于实践创新、学风严谨务实，热心培育后学。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地质学发生了一场革命,
产生了新全球构造论———“板块构造”学说。恩师
敏锐地认识到海底岩石学研究是验证和发展“板

块构造”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他指示我投身到海
底岩石学的研究上来。在恩师的倡导与组织下，自
1983 年先后实施了多次对典型弧后盆地———冲
绳海槽的调查采样，为我日后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提供了保障。我也于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并随
即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去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

在20 世纪 80—90 年代，海底热液活动及其
成矿作用的研究迅速成为国际地球科学中最为活
跃的研究领域。在老师的建议指导下, 我又选择了

新的研究方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项目为
“大西洋中脊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及其成矿作用机
制”。1990 年回国便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的支持，先后开展了对冲绳海槽、东太平洋海隆和
大西洋中脊岩浆作用和热液活动的调查研究。成
立了“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及其成矿作用研究”青年
实验室，这是中国科学院当时首批“青年开放实验
室”之一。

在跟随恩师十几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承蒙
恩师诸多的教诲，其中有一句话记忆至深，并作
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这句话就是：“科学可以
没有国界，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心里却不应没有
自己的祖国。”恩师走了，给我留下了悲伤，同时
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和此生不可忘怀的高
大形象，更给我留下了献身祖国海洋地质事业
和刻苦工作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

“看海是浪漫的，出海则是艰苦的，那惊涛骇
浪一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让我甚至能感受到
每一滴海水的冰凉。”对秦蕴珊而言，海水呛人的
腥味早已融入血液里，宽广的海洋给予了他一生
太多的惊喜。

秦蕴珊是我国海洋沉积学的开拓者之一。他
与海洋打交道逾半个世纪，先后发表科学论文 60
篇，代表性专著 3 部，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层次
的海洋科技人才，为创建和发展我国海洋沉积学作
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海洋沉积学研究方面最具代
表性的人物之一。

一波三折的求学梦

秦蕴珊，1933 年 6 月 1 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
（原奉天），原籍山东省莱州市（原掖县）。

秦蕴珊的父亲秦育夫年轻时在掖县务农，读
过私学堂，兵荒马乱中随“闯关东”的大军赴沈阳创
业，发展成为橡胶厂的业主，比较富裕。

家庭教育对少年时代的秦蕴珊影响深刻。由
于家底殷实，秦蕴珊从小收集了许多古代、当代的
字帖和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喜好。十几岁
时，他就已经阅读了巴金的《家》等诸多文学作品，
并开始临摹毛笔字。早年书香的环境养成了他良好
的学习习惯，更为日后的科研打下基础。

在沈阳惠工小学上学时，由于沈阳被日本军
国主义占领、实行奴化教育，秦蕴珊不得不每天唱
日本国歌，他曾说，“那时，幼小的心灵中便种下勿
忘国耻、发愤图强的种子”。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军队进驻沈
阳。1947 年秦蕴珊进入教会学校，怀着满腔热血加
入了童子军。

1948 年春，时局动荡，辽沈战役来势凶猛，
年仅 14 岁的秦蕴珊和表哥一起，随东北流亡学
生们徒步从沈阳走到锦州，亲眼目睹了流离失
所、饿殍遍野的景象，“惨不忍睹”成为他对那段
日子的记忆。

随后，秦蕴珊乘火车从锦州到达北京（北平），
参加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游行活动。1948 年，他进
入私立育英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从此背井离乡，
开始独立生活。

北京解放后，受进步思想影响，秦蕴珊于 1949
年 10 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育英中学期间，
他做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拥有了接触组织的机会，
在尚不稳定的年代中，他努力提升自身思想觉悟，
锻炼组织领导能力。

从殖民教育、教会学校到新思想中学，从不谙
世事的“小不点”、童子军、流亡学生直到共青团员，
秦蕴珊求学之路一波三折。而正是在动荡与艰苦
中，他愈加进步，为毕生献身海洋地质研究打下深
厚的基础。

立志投身新中国地质事业

1952 年 9 月，是秦蕴珊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
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北京地质学院。从事地质工作艰
苦、危险，当时报名者寥寥无几，他的选择让家里人
和许多同学颇为惊讶。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我哪儿也没去过，考地
质专业，全国各地名山大川都可以到处走走、到处
看看。”秦蕴珊每每回顾青葱岁月仍兴奋不已。

迈入了地质研究的大门，快乐与艰辛自此一
路相随。

1953 年，八大学院基本建成，学生们搬进新北
京地质学院，秦蕴珊由金属专业转到了普查专业

（大系）。大学二年级，他参加了昌平县的教学实习，
学会了用罗盘测量地层的倾角和走向。

很快，他便尝到了地质工作的艰辛。1955 年，
原地质部要在柴达木盆地找油，决定从地质学院抽
调学生参与区测。秦蕴珊和三十多位同学欣然报
名，长途跋涉来到格尔木，后到苦水泉工作。三个多

月的艰苦生活，他们没水洗脸，有时连水都喝不到，
但却始终牢记为祖国找石油、找矿藏的使命。

1955 年下半年，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提前毕
业分配，秦蕴珊则决定留校做毕业论文。论文的题
目是《柴达木盆地苦水泉构造的地层》。著名学者袁
复礼担任导师。每当他向导师援疑质理时，先生多
是高屋建瓴，很少解答具体问题。导师宽阔的胸怀
让秦蕴珊获益匪浅，他逐渐学会从宏观、大局上去
看事物的发展，这对他之后的处世人生、理想信念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6 年 1 月 10 日，秦蕴珊光荣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在理想、信念的阶梯上又迈进了崭新的一步。
同年夏天，秦蕴珊顺利毕业，正当他准备响应国家
号召奔赴西藏时，一纸调令安排秦蕴珊和范时清、
叶奕德赴青岛市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

那是 9 月 6 日，秦蕴珊三人终于到达了青岛。
一辆马车把他们径直送到了延安路宿舍，三楼最北
面的西向房间成了他们的家。当天下午，他们去汇
泉海水浴场观光，秦蕴珊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大海
如此宽阔，如此碧蓝美丽，秦蕴珊激动了，他感到自
己的心胸无比开阔，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此后，秦蕴珊的专业由陆地地质转向海洋地
质，求学梦想最终定格为海洋地质研究，就此开始
向海洋地质进军！

海的浪漫与艰辛

烟波浩淼的大海，曾给人多少梦幻般的遐想。
而探求海底世界奥秘，却要付出比在陆地上多几倍
的艰辛。他与大海结下了一世情缘，同时也尝尽了
海的浪漫与艰辛。

1956 年 12 月，海洋研究所租了一条渔船，载
着刚分配来的二十多名大学生到海上体验锻炼。船
从青岛开往石岛，他们全都睡在鱼舱里，那股呛人
的腥味使秦蕴珊此后很久都记忆犹新。风大浪急、
小船颠簸，没多久就晕得胃里翻腾不止。秦蕴珊清
醒地意识到，今后他的工作不会轻松安逸。

第一次出海让年轻的他吃了小苦头，但不久，
大海就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并赠给这个勤奋的
小伙子无数收获的喜悦。

那时，我国的海洋科学刚刚起步。只有少数科
学家在南海的珊瑚礁和北方的海岸做过有关海面
升降和新构造运动的调查工作，对海域的研究基本
上是空白。

初次接触海洋地质，秦蕴珊他们没有实验室，
没有前人资料，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困难
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请来前苏联专家帮助，一边
看书学习，一边查阅资料，着手筹建实验室。功夫不
负有心人，数年奋斗后，他们攻坚克难，终于建起了
海洋地质实验室，并取得众多阶段性成果，填补了
我国这一学科的空白。

1958 年，第一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开始了。年
仅 26 岁的秦蕴珊在这场调查中崭露头角，担任海
洋地质课题组的负责人。他带领同事们从南到北，
足迹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和北部湾，发表了诸多论
文、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研
究也为中国海洋地质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 年，秦蕴珊被派去前苏联的海洋研究所
进修，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行程因中苏关系
恶化而取消。当年，他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并于次年
前往越南，协助越南有关单位建立相关机构、开展
海洋调查工作。

1962 年，秦蕴珊坐在青岛市博物馆大庙的屋
檐底下写着他的论文。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敲定
了终稿，文墨之间浸透着一个学者的严谨与勤奋。
该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颇大，一些观点仍被今
天的学者引用。

与此同时，精力充沛的秦蕴珊带队，对渤海进
行了约一个月的海上地形、沉积物类型、工程地质
等项的专题调查，向石油部门提交了多达 10 万字
的技术报告。

1966 年，原石油部的 641 厂拟在渤海湾打油
气钻井。为了取得前期工程的地质资料，秦蕴珊带
队开拔渤海，奋战三个月，完成了“海 -Ⅰ”井和“海
-Ⅱ”井的工程地质钻探工作，为国家海洋油气开
采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年，经科学院批准，他
被任命为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研究室副主任。

渤海湾工程钻探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此
时，意犹未尽的秦蕴珊又把目光落在长江流域。为
研究长江水下三角洲的发育历史，他积极推动和参
加了长江口水下三角洲的工程钻探工作。

科研道路上充满艰辛，秦蕴珊深知，唯有合作
才能共赢，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许多研究都是
通过国际间的合作而完成的。”

1978 年，秦蕴珊参加了我国正式派出的第
一个中国海洋科学代表团，开始了近一个月的赴
美访问。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代表团参观访问了
美国的各重要涉海单位，切实看到了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差距。

他深深感到，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使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

机会来了！1980 年，作为专家组成员，秦蕴
珊参加了中美之间第一个大型海洋科学的合作
项目“长江口及其邻区沉积动力学调查”。第二
年，他获准成为博士生导师，将自己的能量传递
给下一代。

之后的三年里，继长江口之后，秦蕴珊又作为
中方首席科学家参加了中美第二个范围较大的海
洋科学合作项目“南黄海沉积动力学研究”，韩国也
被美方邀请参加。通过合作，秦蕴珊对南黄海的动
力沉积、古地貌形态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更重要
的是，我国借机引进了浅层地球物理的技术和装
备，推动了我国海洋地质勘测的能力。

曾几何时，由于国与国之间的隔绝对立，科学
家只能望洋兴叹。由于中韩两国尚未建交，中国在
进行黄海研究时，只能研究邻近我国的一半海域。
立于黄海之滨，望着滚滚的黄海波涛，秦蕴珊常常
自问，那东半部海底究竟沉积了什么？何时才能解
开这个奥秘？

终于，等来了解答谜题的一天！1988 年，秦蕴
珊获批组团东渡来到韩国，整个黄海尽收眼底，两
国科学家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中韩科学家先后出
版了一套图集和一系列论文集，这些研究成果记入
国际黄海研究的史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财
富。在第三届黄海海洋科学研讨会上，秦蕴珊被韩
国仁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
此荣誉的海洋科学家。

进军海洋地质

蔚蓝的海洋下，隐藏着无数奥秘，无论岁月如
何变迁，始终深深吸引着秦蕴珊。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秦蕴珊在我国最早推
出和建立了陆架的沉积模式，从宏观上阐明了沉积
分布的空间格局，且特别强调了时代上的控制。他
以此为根据，划分出了两个形成时代不同和两种不
同成因类型的内陆架沉积与外陆架沉积。他用大量
的实测资料编绘了我国第一张完整的陆架沉积类
型图，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

1995 年，秦蕴珊访问我国台湾地区时，台湾成
功大学一位教授介绍说，秦蕴珊等合著的《东海地
质》一书，是该校研究生指定的参考书，也是唯一一
本祖国大陆出版的海洋方面的参考书。

秦蕴珊率先对特殊单元———冲绳海槽的浊流
沉积、火山沉积进行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海洋
学报》《海洋与湖沼》首次阐述了他和同事的发现。

此外，秦蕴珊还特别重视海洋沉积海上调查
技术的建立，他亲自参加海上调查累计二十余航
次，几乎跑遍了除台湾海峡以外的全部大陆架海
域。他是最熟悉我国陆架区海底沉积分布状况的科
学家之一，为我国建立完整的海洋地质与沉积学的
海上调查技术作出重大贡献。

秦蕴珊最早在国内开展细颗粒物质的搬运
和扩散研究。他冲破了传统观念，建立了新的学
术思想。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秦蕴珊就对渤海的悬
浮体沉积和黄河入海的物质通量做了研究。在上世
纪 80 年代，又对其他海域的细颗粒物质做了研究。
他证明，现代河流入海物质对陆架的扩散范围，特
别是强影响区完全限制在有限的地貌单元内，黄河
入海物质最大也只能到达山东半岛的石岛外海海
域而不会大量外溢。他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论证
了韩国西岸浅海软泥沉积的来源与现代黄河无关，
而是再搬运再沉积的结果。这些论断，轰动学界。

在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中，秦蕴珊率先发现和
研究了海底黄土和大洋“类黄土”沉积，推动了海洋
风成沉积作用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20 世纪 60 年代，秦蕴珊首次在南黄海海域发
现了海底黄土，并对海州湾的黄土沉积做了研究。
上世纪 90 年代，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应用风成理
论阐明海底黄土沉积都是末次冰期时近源风成
的产物，同时首先发现、研究了菲律宾深海区的

“类黄土”陆源沉积，从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
学等多方面论证了它的风成性质。而后进行的从
中国大陆至赤道南太平洋横穿大洋的风尘大断
面研究，初步揭示了由风力携带的粉尘物质对大洋
沉积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秦蕴珊和他的团队所做
的这些科研工作不仅在中国属开创性的，而且在国
际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他的这些学术思想还有待
深化和完整，但已经且必将对我国海洋沉积学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

根据多年沉积地质的资料，秦蕴珊深入研究
了中国陆架自晚更新世以来的演化过程，不但探讨
了古河系和埋藏沙丘的形成过程，而且提出了陆架
演化的四个阶段。一是泛大陆阶段，当时的岸线应
在现今的水深 130~150 米附近，气候寒冷、干旱，
风力作用占重要地位；二是青年期陆架，海面上升，
但由于海侵速度大于海退速度，泛陆架遭受侵蚀的
同时，还保存着海退层序和泛大陆上的一些沉积
体；三是壮年期陆架，各种海洋自生矿物，如海绿
石、黄铁矿等相继形成，全新世沉积呈不均匀分布，
厚度变化很大；四是现代陆架，他提出的陆架演化
过程不同于欧洲和北美，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特色。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已在渤海
海域进行了多道地震为主要手段的地球物理勘探，
结果显示了渤海湾的油气潜力十分喜人。当时的石
油部下属部门拟在渤海湾浅水海区打两口钻井。

1964 年的 3 月，队长秦蕴珊率领一支年轻队
伍乘“金星号”海洋调查船在渤海湾海域进行了长
达三个月的工程钻探工作，工作区的水深在 10 米
~32 米之间。他们克服了种种难点，花费了近两个
月的时间，终于以单船首尾各抛八字锚的办法取得
了固定船位的成功，随后，他又用工程地质钻在船
后甲板上搭起的钻井平台进行了钻探，共钻得了
13 个孔。海上作业后，秦蕴珊继续进行了土力学等
室内的各项分析，这些资料为“海一井”和“海二井”
的顺利钻探提供宝贵的前期工程资料。

此外，秦蕴珊还将目光聚焦到海底灾害地质
与工程地质的研究。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的迅速发展，对海底
灾害地质与工程地质条件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但由
于种种原因，我们还缺少许多先进的海底探测装
备。1983 年，秦蕴珊作为中方的首席科学家与美

国 Woods Hole 海洋研究所联合开展了为期三年
的“南黄海海洋沉积动力学”合作调查研究。合作
中，美方提供了一整套海底浅层地质结构的探测
设备，秦蕴珊课题组又引进了浅层剖面仪、旁侧
声呐以及脉冲地层探测仪等先进装备，这些仪器
装备的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海底灾害地质的调
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通过大量的海上调查研究，秦蕴珊提出了我
国海域甲烷气体的三个来源，一是海底深部的天
然气藏通过渗漏过程而上升到海底表面的，并在
很多海域形成形态各异的“麻坑”，如在海南岛南
部的海底麻坑便是典型例子；二是在晚第四纪地
层中由现代生物体形成的甲烷气而冒出海底的；
三是海底热液活动喷口区，热液喷出同时也带有
甲烷气体，如在冲绳海槽便可见到。

针对灾害地质的研究，主要是海底稳定性的
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秦蕴珊将海底灾害地
质现象划分为两类：一是由地层内部各种不稳定
因素导致的灾害；另一类则是与海底地形地貌发
育有关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埋藏古河道、浅断层、
海底滑坡等 9 种类型。

秦蕴珊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和
科学院一、二、三等奖 6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
代表性的专著有《渤海地质》《东海地质》《黄海地
质》等。

在科学的道路上，秦蕴珊始终孜孜以求、潜心
钻研，他的一生始终带领着新中国的海洋地质研究
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幸福、知足却不平凡的人生

时间拔高了竹节，也馈赠给了秦蕴珊很多人
生的礼物———他的家人、如家人一般的学生。

1962 年，秦蕴珊的同窗、未婚妻陈丽容从前苏
联列宁格勒大学地质系获得副博士学位后，风尘仆
仆地来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年底他们在北京
举行了结婚仪式。从此，夫妇俩便携手奋战在海洋
地质战线。共同的事业，他们相互支持与合作，他们
夫妇是海洋研究所少有的双博士生导师。共同的生
活，他们和谐分工与协作，他买菜她做饭，和和美美
到白头。

1984 年，还是副研究员的秦蕴珊被破格批准
为博士生导师，二十多年来，他兢兢业业培养了 21
名博士生，他视提携后生为己任，倾力教导，他的学
生大都成为我国新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都很好，
过年过节都给我电话，个人有什么情况也一定打电
话告诉我。”说起学术传承人，他抑制不住满脸的欣
慰之情。

2013 年 6 月 1 日，秦蕴珊 80 岁诞辰，一本《我
的工作、我的家》纪念画册呈现在大家面前。那首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画册的名字指的是照片之
意，照片是樱花开放时拍的，林徽因这首诗的名字
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诗赫然印于扉页：“我说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
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
的四月天！”

这是他———秦蕴珊幸福、知足但却不平凡的
真实人生！

如今，秦蕴珊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而他的精
神永存！

忆教诲
姻李铁刚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转眼间，
先生驾鹤西去整整一年。睹物思人，不禁黯然。

二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聆听秦先生对学术、对
国家、对人生的思考与见地，感悟老家人无数次科学
思想的启迪和指导，实践一代海洋地质人对科学报
国、继往开来的执着追求。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那份
亲切温馨、颇为受益的忘年交流，却在一年前戛然而
止。“要是秦老师还在该多好啊”，这句一年来挥之不
去的默默独白，伴着眼前浮现的音容笑貌，耳畔萦绕
的话语言谈，怎能让我不思念！

“深海是海洋地质学发展的方向，其中海洋
固体地球科学一定要加强”，“人的一生十有八九

不如意，需不断努力”，“文学和艺术是做好自然
科学研究的基石”等等，先生的话仿佛镌刻在石
碑上，清新可鉴。因工作安排离开海洋所的前夜，
含泪将挂在海洋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走廊上的
名家名言逐条拍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先生亲自
遴选的，既是与先生一生的追求相契合的共鸣，亦
是先生对晚辈和后学的期望与教诲。

“悼念不闻旧音容，情怀仍忆亲教诲”。茫茫
大海载着先生英灵，激励后人沿着先生开辟的航
线砥砺前行，仿如万顷波涛、板块运动，共塑地球
数十亿年的永恒！

（作者系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

向海洋地质进军
———追记海洋地质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蕴珊

姻本报记者廖洋

念恩师
姻翟世奎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秦蕴珊在青岛逝世，享年 82 岁。

秦蕴珊，1933 年 6 月生，山东莱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95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六、七届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曾任第九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山东省第五次党代会代表、中共
青岛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市委委员），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国际
第四纪委员会海岸线分会亚太区副主席，国际黄海研究协会主席，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第四任党委书记，第四、第五任所长。


